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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是理解苏东坡的核心密码

Q：近些年“东坡热”居高不下，很多年轻人喜欢苏

轼，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A：首先，苏轼本人极具人格魅力，此外还有技术层

面的原因——雕版印刷在他生活的时代迅速普及，中

国出版业由此步入正轨。当时的苏轼又极受欢迎，“粉

丝”众多，出版商就去找他合作，印他的作品。就这样，

苏轼写过的东西无论重要与否，几乎全都保存了下

来。这对于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而言是巨大的福利。

不管你关心他什么问题，只要去查，都能从文集里找到

相关的表述。这对于作品的传播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Q：苏轼在您心目中是怎样一个形象呢？

A：对我而言，这个形象经历了逐步转变的过程。

首先当然是词人。他的豪放词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所以一开始我是把他当作一名词人来研

究的。但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发觉词还不

是苏轼文学创作中最核心的部分，他在诗歌领域取得

的成就不亚于词，而且他本人应该更看重诗。于是到

这个阶段，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位诗人。等到我给学

生上课讲苏轼、开始写《苏轼十讲》这个阶段，我对他的

认识就更加深入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苏轼的

话，我愿意用“士大夫”这个词。

Q：从词人到诗人再到士大夫，意味着您对苏轼的

认识超越了文学领域，把他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中去

考察。

A：是的。从唐宋时期开始，中国的领导阶层或者

说精英阶层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我们称之为

士大夫。苏轼就曾参加过科举，考取进士。士大夫的

特点之一是全面发展，什么都要会，这在苏轼身上体现

得尤其明显：他的诗词、文章、书画都达到了一流水准，

堪称全才。除了文学创作，他还有经学著作、史学著作

甚至医方。士大夫最重要的身份是官员，处理行政事

务。苏轼一辈子担任过很多行政职务，做杭州知州的

时候整治西湖，修建了苏堤等水利设施。

Q：是苏轼一个人全能，还是士大夫都这样？

A：我觉得这是古代社会对士大夫的普遍要求，作

为一个士大夫，就应该什么都会。当然不是每个人都

能尽善尽美，但苏轼确实做得特别好。

在逆境中摸索生活之道

Q：但是作为士大夫，苏轼就不可能单纯地做个吟

诗作画的文人，而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政治纷争，比如北

宋中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党争。

A：确实是这样。对苏轼那一代人来说，走上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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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一股“东坡热”，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故宫博物院举办苏轼书画展，粉丝慕名而来，文华殿展厅人头攒动。

《苏东坡新传》《苏东坡的朋友圈》《漫话东坡》等著作相继面世。中央电视

台六集纪录片《苏东坡》一经推出即好评如潮，自媒体纷纷制作短视频，讲

述苏东坡的生平和思想。在哔哩哔哩平台搜索“苏东坡”“苏轼”，涌现出海

量视频，播放量动辄数十万、上百万。舞台同样热闹：话剧《苏堤春晓》、音

乐剧《苏东坡》、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民族舞剧《东坡海南》……几乎出

一部火一部。

为什么一位千年前的宋朝人能跨越时空，成为今日文化“顶流”？苏轼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何以如此有魅力？我们又能从他的人生轨迹中领悟

到什么？围绕这些话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苏轼十讲》作者朱刚与北

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史研究者赵冬梅在亚朵竹居对谈。其后，朱刚教授

与我们继续畅谈，分享他心目中的苏东坡。

必然要面对王安石变法，而变法又引起新党和旧党的

分裂。你要么是新党，要么是旧党，不得不选一个。这

就像人生遇到的一个坎，只要你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

士大夫，就必须过这个坎。所以我认为苏轼一定会陷

入党争，人生也会跟着党争起起落落。

Q：“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湖北到广

东再到海南，苏轼一辈子颠沛流离，但他总能在逆境中

保持乐观，这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苏轼的原因。您认

为他的乐观源自何处？

A：一是天性，我想苏轼天生就是一个旷达的人，

这是他性格的底色。还有就是知识结构。苏轼的知识

结构是以经学为主，佛学和道家为辅，从而形成一套比

较综合的人生观。经学为主，是说苏轼从小就熟读儒

家经典，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要当士大夫。这是比较严

肃或者说沉重的一面，在此之外还有佛学和道家。当

作为士大夫的志愿受阻的时候，佛道能帮助他排解掉

一大部分压力和怨念。所以我们说儒释道三位一体，

就构成了士大夫的人生观。

Q：我想这应该有一个过程，苏轼毕竟遭遇过那么

多挫折，不会一开始就平衡得那么好。如果的确有一

个转变过程的话，会是人生的哪个阶段？

A：我认为是黄州。贬谪黄州前发生了乌台诗案，

苏轼在狱中关了130天，差点没命。元丰三年（公元

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命保住了，工作也相对清

闲，但内心很痛苦。设身处地去想，他正面临绝境。因

为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等于皇帝是支持新党，

反对苏轼这个旧党。宋神宗比苏轼小十几岁，苏轼当

然料想不到皇帝会英年早逝，站在当时的角度，他会认

为局面不可能扭转，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走到尽头。这

对于一个立志要“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来说是毁灭性

的打击。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人生必须重新规划。

Q：他是怎么重启的，做了哪些心理建设？

A：不光是做心理建设，首先要做的是经济方面的

准备。因为他领不到现钱了，必须得节省，然后创造一

些收入，所以他在黄州弄了一块地去耕种，以缓解经济

压力。然后要保持身体健康。一方面种地要有一个好

的体魄；另一方面，他还是想等待时机，争取能重新出来

做点事。健康包括两个方面：身体和心理。前面说过，

苏轼觉得自己身处绝境，心中很压抑，如果长期苦闷不

表达会出问题，所以他写了大量文学作品。苏轼填词的

高峰期就在黄州，书法成就也非常高；同时他开始研读

佛教著作，钻研佛理，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这样尽量

尝试，一点点拓宽生活的境界，慢慢摸索出了生存之道。

Q：其间也难免有痛苦吧？

A：肯定是痛苦的，但最后超脱出了痛苦。用我老

师王水照先生的话概括，苏轼刚到黄州，拼命要表现得

我很旷达，我很看得开，我不为困境所困，但实际上过

了一阵子痛苦就冒出来了，此后又经历了一个从痛苦

中解脱的过程。大概到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写前、

后《赤壁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灵上比较澄

澈、成熟的苏轼了。

发现人生的完整性、丰富性

Q：读您的《苏轼十讲》，我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苏

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有一种互相扶

持、互相安慰的关系。

A：是的，这在当时是很特殊、很难得的。北宋的

党争异常激烈，经常搞到兄弟失和、朋友反目的地步，

曾巩、曾布，蔡京、蔡卞都是这种情况。但苏轼和苏辙

始终同进同退，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

苏辙被贬到江西筠州。兄弟俩的意见总是保持一致，

所以顺利时在一起，倒霉时也在一起。两人感情非常

深厚，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中秋节那

天因为想念弟弟而写的。《宋史》评价他俩的情谊：“进

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

古罕见。”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

Q：您认为苏轼对于我们普通人最大的价值是什

么？

A：苏轼把人生的可能性、丰富性挖掘了出来。现

实世界里总是存在很多束缚和阻力，常常让你觉得这

也做不成、那也做不成。那么就来看一看苏轼。你不

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他还可以做第三个，有各

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做。做不成公务员，可以做学者，

做不成医生，还可以做画家、美食家、旅行家、诗人等

等。他有太多的侧面了，这样一个人是打不败的。进

一步说，这也体现了苏轼的人生哲学。他说“人生如

逆旅，我亦是行人”，我们都是人世间的过客，几十年

匆匆而过。看起来很消极，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

对。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走过人生旅程，而要让这段

旅程足够丰富，感受到存在的意义，这是苏轼教给我

们的。

Q：今天我们想了解苏轼、走近苏轼，应该从何处

入手？

A：可以读苏轼的诗集。他的诗集不分古体、近

体、五言、七言，完全按照写作时间来编纂。你顺着诗

集读下来，等于跟着他走过了一个人的人生旅程。他

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随时随地反思自己走过的路，

这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思考，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读苏

轼的价值就在这里了。

Q：您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苏轼的金句是什么？

A：“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

识，更要把知识内化为自身的修养，提升自己的气质。我

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经常把这句话赠送给朋友。

苏东坡书单

●《苏轼十讲》｜朱刚 上海三联书店

●《赵宋：如是我见》｜赵冬梅 山西人民出版社

●《苏轼诗词文选评》｜王水照 朱刚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王水照 中华书局

●《苏东坡传》｜林语堂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祝勇 湖南美术出版社

●《此生有味：苏东坡美食地图》｜林卫辉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朱刚

只要汉字在，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在，大家就永远会记

得苏轼，永远能从他身上汲取力量。他是华夏最美人格的

代表，也是最具人民性的历史人物。

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处在自己的代际命运当中。在当

时的环境里，苏轼太突出，又不肯沉默，黄州是他命里必有

的一劫。而当治国、平天下都做不到之后，就只能回到修

身和齐家，只能回到自己。

苏轼因其天下之名和当时士大夫的体面，即使在贬谪

中也被招待得很好，他的旅行和创作给各地留下了丰富的

旅游资源。虽然有旅游价值的古人往往会被各地争夺，但

爱苏轼的人没有陷入争夺之中。他到过的所有地方都在友

好地纪念他，大家不约而同地接纳，共同进步，这很了不起。

真实的人怎么会始终情绪稳定、不起波澜？所以苏轼

有消极情绪很正常。苏轼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后

人？我们可以原谅自己的消极，更要熬过去。毕竟“明天

是新的一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只要睡一觉熬过

去，第二天就会觉得事情没那么糟糕。外界在变，我们也

在变。

赵冬梅谈苏轼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